
89

  第 24 卷 第 1 期
  2019 年 1 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24  No.1   
Feb.  2019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1.014

收稿日期：2018-11-12
基金项目：安徽省行政学院系统基金资助项目“博弈论视角下的乡村重构与生态治理”（QSXY1718Z26）
作者简介：许 君（1988—），男，安徽庐江人，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教师，中共六安市委党校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

       汪兴福（1963—），男，安徽霍邱人，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社会治理。

博弈论视角下的乡村重构与生态治理

许 君，汪兴福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安徽 合肥 230022）

摘　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从历史沿革看，乡村治理遵循其自身的演

绎规律，始终保持内生型发展态势。随着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内生型发展模式并不能改善农村

积贫积弱的现状，为此政府以权力介入催生乡村外放型发展，并在此进程中呈现出权力博弈、文化博

弈、角色博弈、道路博弈以及重构生态治理的基本价值旨趣。乡村生态治理并非概念嵌入式的污染治

理，而是建构产业聚合、城乡互荣、阶层融入、和谐共生的综合性、全方位、多点面的乡村治理业态，

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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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blems fac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have always been the problems bearing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rural governance follows its own deductive law 
and always maintains a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rend.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self-sufficient natural economy,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can’t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poverty and weakness. For this 
reason, the government intervened with power to expedi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xternal development, and its 
power manifests as power game, cultural game, role game and road game during the process, which will ultimately 
reconstruct the basic value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Rural ecological management is not concept-embedded 
pollution treatment,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all-round urban and rural mutual glory, stratum immersion 
and harm governance objectives of “prosperous industry, ecological livability, rural civilization,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well-off life” could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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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

问题。为有效化解乡村治理困境，补齐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短板，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

伟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以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作出决策部署和方略

指导。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派生、衔接与融合

的过程中，城市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场域，

并以社会资本占有优势打破了与农村关系的原始

平衡。进入 21 世纪后，工业化环境污染与城市化

社会问题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恶性循环，技术

革新并没有改善现存困境，机械团结型治理理念

已经适用于当代社会治理，有机型善治理念成为

后工业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与城市相比，乡村

社会的生态优势开始显现，并通过多维度博弈逐

步重构乡村魅力，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环境五位一体式共生型生态治理圈。

一 乡村治理的演绎逻辑

从历史沿革看，乡村治理遵循其自身的演绎规

律，始终保持内生型发展态势。随着自给自足自

然经济的解体，内生型发展模式并不能改善农村

积贫积弱的现状，为此，政府权力介入，催生乡

村外放型发展，在此进程中呈现出多元性、差异

化博弈及重构生态治理的基本价值旨趣。

（一）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化

中国有着 5000 多年的文明历史，以自给自

足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耕文明贯穿于近 2000 年

的封建社会之中，并在促进封建经济发展、形

成中央集权政体、维护传统社会稳定、延续中

华文明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随着工

业文明的兴起，机器大生产取代传统手工业，

城市文明崛起，农耕文明受到冲击，乡村正面

临着一场解构危机。为化解该危机，20 世纪 20
年代，以梁溯溟、晏阳初、杨开道为代表的乡

村建设运动者致力于改变农村积贫积弱的历史

现状，主张通过提升技能水平促进农村发展。

然而在政局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又缺乏经济基

础作为有力支撑，乡村建设运动并未改善农村

积贫积弱的现实。20 世纪 70 年代，以吴文藻、

费孝通为代表的乡村改革运动者立足经济建设，

着力改变落后的农村生产发展现状。在促进乡

村转型的过程中，费孝通从文化视角分析落后

动因，提出“差序格局”等理论 [1]，为延续乡

村建设、推动农村社会重塑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时，城市化浪潮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乡

村社会，乡村治理成为重要议题。20 世纪 90 年

代至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化

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文明日渐成熟。城乡二

元对立性、差距性不仅没有得到改变，且趋势

逐步扩大，造成城市日益繁华，农村日趋衰落、

凋敝、贫困。与此同时，政府在治理乡村的过

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厘清乡村治理困

境的表征和内涵，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重构

乡村形态提供了支持。

（二）乡村重构的发展博弈

博弈论（game theory）研究的是各个理性决策

个体在其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决策

均衡问题。[2] 冯·诺依曼于 1928 年证明了博弈论

的基本原理，并与摩根斯坦恩合作出版《博弈论

与经济行为》，将该理论系统引入主流经济学。[3]20
世纪 50 年代，博弈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Tucker
提出“囚徒困境”，纳什提出非合作博弈的“纳

什均衡”概念，奠定了现代博弈论学科体系的基础，

这个时期的博弈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静态博弈模

型的研究。50 年代中后期到 70 年代是博弈论产生

重要成果的阶段。泽尔腾将“纳什均衡”的概念

引入动态分析，提出了“多步对策”“子博弈完

美纳什均衡”和“颤抖均衡”的概念，并发展了

倒推归纳法等分析方法。[4]80 年代以后，博弈论

开始走向成熟，理论框架逐渐完整和清晰，和其

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深入。

其间，博弈论与社会学研究交叉进行。传统社

会学中的互动理论、冲突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

为人们分析人类行为以及社会现象提供了基本的

框架，而博弈论可以看作是对上述三种理论框架

的整合。[5] 博弈论对农村治理困境的分析与建构

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其主要涉及如下

几个方面的内容：

（1）治理主体博弈。部分文献基于农民产权

问题，研究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治理主体博弈，如

房屋拆迁补偿背后的利益博弈及立场选择 [6]、地

方政府公共服务职权界定与履行 [7]、土地流转二

维主体博弈 [8]。（2）社会资本博弈。当前学界研

究的主要是农村的经济与资源博弈，如土地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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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的博弈 [9]，农村小额信贷信

用风险控制的博弈 [10]。（3）文化权能博弈。农民

工的文化权能是博弈论分析的视角之一，陈曦等

人以博弈论为视角研究农民工的文化权力路径 [11]，

仵埂以作品《恨透铁》为例分析中国传统乡村的

伦理观念与阶级意识 [12]。（4）道路选择博弈。学

界对农村发展的道路选择一直存在争论，其建构

的模型主要有传统型（如农村传统的保护与延承）、

现代型（如农村发展的方向是现代化，并形成与

城市比肩的公共服务水平）、传统与现代融合型

（其代表人物为费孝通，他在《江村经济》与《小

城镇 大问题》中均提到乡村发展需要走城乡融合

的小城镇化道路）三种。本文提出的生态治理正

是对城乡融合治理的道路探寻。

（三）生态治理的逻辑生成

乡村治理既是应对城市化冲击、化解乡村社

会风险、保卫乡村传统的政治战略，也是重构乡

村形态、促进乡村转型、实现乡村振兴的行动举

措。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 1866 年将生

态学（ecology）定义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

（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学界关于农村生态治理问题主要立足于环境治理，

如河道生态治理 [13]、水污染治理 [14]、生态文明治

理 [15] 等。宁华宗认为，生态治理是治理主体之间

及治理主体与治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存在状

态。[16] 生态治理的核心理念在于互构和共生性。

生态治理并不以环境治理为囹圄，而是在多维关

系的博弈下实现城乡融合、和谐共生，促进整个

农村生态系统（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共生循环。

二 乡村治理的博弈过程

资源均衡是博弈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治理

场域的均衡性一旦被打破，则会走向分化与对立，

而该理论与乡村场域治理的基本逻辑相契合。当

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嵌入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博弈体系之中，并以

权力干预、文化表征、政治参与和行动自觉的方

式演绎乡村治理异化的多元特质。

（一）权力博弈：政权介入与族权抗争的治理

推动

乡村社会虽以情感维系其存在和运行，但真正

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则是权力介入的合法性。只有

实现权力合法，才能诠释行动正义，进而推动治

理有效。合法性既是治理主体的情感呈现，也是

治理客体的权力表达，事实上，权力博弈是社会

治理格局中最本质的特征，因此也成为乡村治理

介入客体之间博弈的核心。社会演进中，政治权

能介入与宗法族权抗争的权力在乡村治理空间中

的博弈从未断隔，即使进入城市化阶段，宗法族

权仍以某种形态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影响。权力取

代与权力抗争是历史演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权

力形成的前提则是建构主体理性。换而言之，无

论是代际传递的族权还是国家赋能的政权，其权

力在乡村得以运行并以此为规训的前提是村民理

性思维的建构。长期以来，以血缘宗亲为内核而

塑构的族权一直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演进的主要

力量，其通过对以自然力量为表征的天、地、物

和以社会力量为表征的神、仙、灵以及以人自我

力量为表征的英雄人物等偶像崇拜渗透宗族权力，

并以祭祀、庆典、祷告等仪式化活动固化集体的

情感皈依、强化权力认同。而在社会变革中，伴

随着治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理性思维的建构，

社会对传统权威提出挑战，以宗法制为认知约束

的宗族权力和以契约制为法理约束的世俗权力在

乡村治理场域中产生博弈。个人理性认识的觉醒

必然带来集体行动理性的回归，从而实现社会治

理理性的趋同，最终内化为价值理性准则，以此

构成权力渗透到权力介入进而迁变为权力参与的

基本逻辑过程。由此可见，政权下沉与族权抗争

的治理博弈随着人们理性思维的建构并内化为价

值准则，最终使这些权力退出乡村治理场域，取

而代之的是增能赋权整合后的民主自治。

（二）文化博弈：城市文明与农村文化的治理

聚合

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由来已久，从历史到

当代乃至未来，某种意义上而言，城市与农村之

间集中表现为文化博弈，这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

化之间的替代与选择。然而，二者虽然对立博弈，

但一方始终难以替代另一方，文化的多样性与稳

定性恰好能解构这种博弈与融合的二元悖理。城

市文明与农村文化具有多样性，能够吸纳和包容

对象的文化特质，并表现为所谓的文化移植现象，

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村三维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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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文化共融与移植，互相映射对象的文化符号。

其次，城市文明与农村文化之间又表现为稳定性，

即单元或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抗争。城市文明与农

村文化的对立正是在双方的稳定性、排他性中积

聚表现为文化对立与抗争。与其说当前社会形态

展现的是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不如说是一场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博弈战。城市建设更

加突出时代性、创新性的文化内涵，并以科层化

管理和契约化制度刚性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乡村治理则以保守性、传统性作为文化坚守，村

民的行为和规范皆建立在特定地域文化所塑造的

认同之上，其内核即是血缘维系中的“差序格局”

和宗法嵌入下的“卡利斯玛”，并以感化和宗教

式的道德民约来规训村民的心理和行为。虽然城

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冲突由来已久并继续延承，

但基于个人的社会化活动，伴随文化交流、文化

移植及文化异化，最终以文化认同形成聚合之力，

进而建构起城乡共融体系的道义应然。

（三）角色博弈：基层民主与村民自治的治理

协调

多元化主体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扮演的是参与

者而非主导者角色，而由于所扮演的角色决定其

在乡村乃至整个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价值和

影响力，因此，各主体之间角色获取的博弈已突

破理性抗争而表现为感性斗争。在参与乡村社会

治理的多元主体中，政府与村民成为治理主体，

而政府参与和村民自治二者功能错位、角色交叉。

作为参与式治理角色的政府却承担了塑造乡村社

会内生动力、建构乡村社会基本形态、维护乡村

社会治理有序等主导功能，并以政策演进、权力

渗透和队伍建设保障乡村治理格局在整个社会发

展格局中的动态平衡。于此，村民作为乡村社会

治理的主体却难以承担起重构乡村治理生态的责

任，且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放弃了其在乡村治理

中的主导地位，从而让位于政府，借助并依赖政

府行政权力干预农村社会发展、维护乡村生态格

局。由此可见，先天主导的村民能力弱化与积极

参与的政府权力强化造成二者地位上的不平等，

并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形成角色扮演的错配。当前，

随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乡村治理现代化战略

的推进，以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为显著特征的乡村

社会形态亦发生变化，政治权利嵌入式民主逐渐

被剥离，村民自治的良性治理生态蔚然成风。当然，

基层民主与村民自治的权能博弈仍以不同的形式

存在，但村民自治显然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而要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也需要政府的政治

干预以及对乡村社会治理形态进行进一步优化和

调适。

（四）道路博弈：村庄衰落与乡村重构的治理

选择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与其说是对乡村社会

治理构成威胁，不如说是对农村社会的延续提出

了挑战性的命题，以至于乡村社会展开一场存与

续的道路争议，而事实上，这场道路争议的本质

是村庄衰落还是重构的博弈之论。近几年来，城

市建设水平和综合服务体系不断升级，吸引了大

批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而随着该群体经济能力

的提升，加之户籍制度等城乡二元差异的制度性

障碍的破除，农村精英群体多数选择在城市定居。

大批农村人口流进城市定居和务工，造成其原生

活场域的变迁，出现诸如“空心村”、留守群体

等村庄衰落现象。事实上，乡村社会并非固化而

缺乏动力和活力，其在顺应自然规律及社会规律

的演化中仍具有自身延展性。散点式村庄在历经

萧条之后便是整合，从自然村合并升级到行政村

既是城市化乡村衰落困境的化解之策，亦是完成

乡村重构、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无论村庄

自然化消退抑或是社会化重构均不能破除与城市

相对应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因此，衰落或重构

的道路博弈也并没有触及乡村社会理想的治理模

式选择，而正是以血缘、业缘、地缘内聚的社会

人的乡土情结维系了乡村社会的单元化存在。也

正基于此，乡村社会的道路博弈的显性呈现为村

庄衰落或是村庄重构，但其隐性呈现则是人们对

乡土情结的淡化还是固化的精神选择。

三 乡村生态治理的逻辑应然

乡村治理遵循了从博弈到重构再到共生的基

本逻辑演化，而生态治理正是共生演绎的基本形

态。事实上，生态治理并不是对“生态生活抑或

生态生存”的治理，而是对整体性的人之生命生

态精神及人化世界的改造与更新，生态治理所涉

及的生态精神是一个内含着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

形态的统一概念。[17] 生活与生存的物质形式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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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代一直被视作人类社会发展理想状态的生态

与文明，而共生演绎所表征的生态治理正重构着

以精神、价值为内核的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

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所建构的二元分隔模式和博

弈对立在命运共同体的范畴中将被破解，并呈现

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有机

融合的质化形态。可见，乡村生态治理并非概念

嵌入式的污染治理，而是建构产业聚合、城乡互荣、

阶层融入、和谐共生的综合性、全方位、多点面

的乡村治理业态，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治

理目标。

第一，因地制宜实现产业振兴。打破利益博

弈桎梏需要因地制宜实现产业振兴。利益博弈成

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其不可避免

地会陷入科技工具创新与环境污染治理的桎梏之

中。一方面科技创新带来乡村环境污染和生态问

题；另一方面，推进生态治理需要科技创新，生

态治理与科技之间的博弈，需要由工具理性转化

为治理理性，生态治理需要超越科技理性，转化

为社会理性。[18] 乡村治理生态化需要始终强化产

业振兴为经济驱动的基本态势，但又区别于传统

发展模式，以工具理性实现污染防御、治理和监

管，以社会理性实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治理

有效的目标。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社会理性均以

人的理性化为基本设置条件，而正是人的理性的

建构将乡村善治理念植入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中，

并契合生态治理的基本模式。工具理性、公民理

性和社会理性共同助推乡村治理生态圈的稳定发

展，于此，恶性利益竞争与博弈所带来的产业滞后、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将得到逐步解决。农

业现代化下技术革新与升级的生产型方式不仅能

化解乡镇工业化污染困境、提振乡村经济发展动

力，还将有助于促进乡村从业人员的结构性调整，

以职业农民为代表的新型工作者将成为乡村生态

治理的实际操作主体。同时，生态宜居成为村民

生活型成本要素，保护乡村人文生态环境、维护

基本生活场域既是对村民的情感补偿，也是对宜

居环境的生态补偿，通过双重补偿机制进一步填

补生态治理空白区，且形成以文化植入的方式构

筑乡村记忆，对“漂泊型”或“漂革型”参与者

以情感回归带动行动回归，进而推动治理回归，

真正实现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

第二，共享发展推进城乡融合。破除城乡博

弈悖论需要共享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建立共享发

展模式是乡村治理生态圈的有效方式，也是城乡

融合的理性选择。城市化一定意义上成为乡村异

化甚至变革的诱因，加快了村庄空心、乡村萧条

的村落整合步伐。但同时，基于城市化带来的部

分社会问题仍要置于乡村治理空间来弥合，此外，

逆城市化的必然性亦决定了乡村社会空间存在的

依据和理由。可见，存留乡村场域、保留乡村记

忆是城乡融合的道路必然和理性回归。故而，解

决“三农”问题、激发乡村多维优势，才能进一

步保持城乡融合的地位对等性，维持乡村治理生

态圈的动态平衡。城乡综合发展水平难以与城市

相比肩，在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

政策中要促进基本资源的合理分配，尤其是保障

公共资源分配与服务均等化，保持乡村治理生态

圈的安全。此外，政策支持并非建构城乡融合的

理想模式，借助城市资源供给的根本目的还是培

育驱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并在融合过程

中建立乡村社会功能补偿机制，培育、健全、壮

大生态治理的纵深功能，保持乡村治理生态圈的

稳定。与此同时，城乡融合是“过程”与“事件”

的逻辑演化，在共享发展的基本框架下，乡村通

过模式借鉴、资源承接、政策推进、主体实施逐

步完成演化，但并不能改变城市化浪潮中乡镇发

展的劣势所在。实现融合仍需要保持城乡区域协

调性发展，维护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良好态势，合

理补充城市治理能力的不足，进一步促进乡村生

态圈的成长。总而言之，建立城乡综合性共享机

制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必要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培

育乡村发展的优势和动能，实现乡村治理生态圈

的平衡、安全、协调、成长。

第三，人口流动增强阶层融入。逃离资源博

弈囹圄需要通过人口流动来增强阶层融入。相对

于共享型的城乡融合，阶层性融入困境具有特质

化，已非仅靠城乡融合便能化解。当前城市化

浪潮催生的乡村异化的表现多样，其中最为根本

性的变化便是人口流动。换而言之，村治转轨、

村庄衰落、留守群体等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乡

村治理精英的流失，进而推至于整个社会表征为

资源博弈中的阶层分化。而资源涉及的是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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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身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

社会资源，既包含个人能力、水平、素质，也包

括以参与者为中心形成的血缘、业缘、地缘关系

等，正是此种复杂的资源占有、资源博弈演化为

建立在一定经济和权能基础上的阶层分化。虽然

阶层分化与阶级分化（对立）有着本质区别，后

者突出以政治对立为根本表现，但二者都会对乡

村社会治理生态化产生消极影响，其中关键之处

便是农村精英流失、乡贤离乡、能人离业的问题。

于此，将使得“橄榄型”乡村阶层结构愈加明显，

阶层固化趋势愈加严重，并将进一步拉大社会贫

富差距。推进乡村治理生态化、遏制“橄榄型”

阶层分化趋势需要增强阶层之间的有效融入，打

破阶层固化的藩篱。基于此，一方面仍然要鼓励

农民精英、乡贤等群体参与社会资源的博弈之中，

并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为其实现阶层流动创造

条件；另一方面则要逐步改善资源型博弈带来的

人口流动，促进资源合理分配，引导社会能人参

与乡村治理，从横向和纵向拓宽阶层流动渠道，

并推动具有资源优势的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

代际化传承中。事实上，资源博弈与资源获取二

者相互联系并日趋紧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更要

补齐乡村治理短板，如若无法实现社会精英的治

理参与和资源支持，乡村治理生态化将难有突破。

第四，完善机制谋求和谐共生。化解价值博弈

危机需要完善机制谋求和谐共生。实现乡村生态

治理的根本价值导向是打造命运共同体，建构相

依共存的生态共生机制。事实上，呼唤生态治理

已成为社会最具公共性价值的文化理想。生态治

理的文化价值逻辑就是在多元共生的现代化秩序

中，寻求生态文明建构的合理性实践路径，治理

的文化价值所诉求的是多元优位之选择的制度性

证成，治理能力的核心价值是在追寻“发展与安全”

的优化安排中实现社会公正秩序的时代创新。[19]

乡村生态治理以特质文化为内核，文化属性以乡

村保留原有特色的表达方式展示其魅力，是实现

乡村治理生态的核心之所在。而当前乡村面临着

文化特色被消解的困境，城市文化向乡村移植，

逐步影响到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保护。文化

多元性正冲击着传统乡村治理理念，文化特色正

被文化同化所取代，其实质则是价值虚无主义的

盛行破坏着乡村传统良性治理生态。由此，破除

文化同化与价值虚无、营造乡村清朗治理生态便

需要完善乃至重构机制，进而重塑核心价值旨趣。

党中央在多年的一号文件中均深刻指出“农业农

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其

成为制定党对农村工作基本路线的问题导向，体

现了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和价值

旨趣。围绕乡村治理改革，党中央制定了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针对乡村发展的重大战略，为推进农

业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谋篇布局，体现回应社会期待、促进社

会建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此外，以组织部门

为统筹培育、选拔、任用、考核的“三农”工作

队伍对促进农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社

会治理精英个人价值的彰显。以上涉及农村政策

而趋于完善的理论与实践机制，体现了国家治理

价值观、社会公众价值观和参与治理者个人价值

观三者的统一。

四 乡村生态治理的未来展望

事实上，生态问题主要产生于 20 世纪工业革

命后期，其以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而引起公众和

学界的关注。污染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单方面的

科技革命以及工业技术应用带来的环境破坏，其

还涉及社会治理理念滞后、治理意识缺乏等原因。

因此，生态治理并非单向度的以技术革新为指向，

而是要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改进乃至变革。城

市化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乡村治理格局的异变

亦产生于城市化浪潮之中。一方面，工业污染由

城市集中转向村镇承接；另一方面，后工业化社

会逐渐形成，生存性的利益攫取向生活性价值理念

实现本体性回归。化解乡村生存危机急需转变治理

理念，现代化的生态治理是乡村得以健康发展的根

本出路。由此，生态文明理念将深植于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和环境之中，以应对后工业化社会的机

械团结而重构乡村治理有机整体，并以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为首要目标，实现党风带动政风，最

终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优化，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形

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元共治、协同治理、

相互嵌入的模式，建构起生生不息、命运共生的生

态共同体，逐步完善良性运行和有序发展的现代化

乡村治理生态圈。

（下转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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